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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叛乱

三次献俘行迹考略

——从故宫博物院藏王守仁书《铜陵观铁船歌》说起

任  昉

王守仁（1472～1528），初名云，五岁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弘治十二

年（1499）进士。初授刑部主事，转兵部主事。武宗正德元年（1506），因得罪宦官刘瑾，被廷杖

四十，谪为贵州龙场驿丞。瑾诛，量移庐陵知县。历任南京刑部主事、考功郎中、太仆少卿、鸿胪

卿。正德十一年（1516）八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昌）、赣（州）。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宸濠

反叛。七月，以副都御史提督南、赣、汀（州）、漳（州）军务，主持平定宸濠叛乱，并生擒宸濠本人。

九月，囚送宸濠至钱塘，献俘于太监张永。不久迁巡抚江西，世宗即位（1521）封新建伯。此后又

历任南京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兼巡抚等。卒谥文成。有《王文成全书》三十八卷传世
‹1›
。王守仁作为

明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可谓人所熟知。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叛乱，不论是对当时朝廷还是对王

守仁本人，也都是一件大事。然而关于王守仁的献俘行迹，史载却颇多矛盾错乱。故宫博物院藏王

守仁书《铜陵观铁船歌》长卷，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对于考证正德十四年九月至正德

十五年（1520）三月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叛乱后的三次献俘行迹与艰难处境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了

‹1› 王守仁：《王文成全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下引本书，不再注明）。

内容提要  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叛乱，不论是对当时朝廷还是对王守仁本人，

都是一件大事。然而关于王守仁的献俘行迹，史载却颇多错乱。故宫博物院藏

王守仁书《铜陵观铁船歌》长卷，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对于考证

正德十四年九月至正德十五年三月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叛乱后的三次献俘行迹

与艰难处境有很大帮助，对于了解王守仁遭遇政坛险恶与人生坎坷的复杂心理

也有很大裨益。

关键词  王守仁  平定宁王宸濠叛乱  三次献俘  铜陵观铁船歌  行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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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王守仁 《铜陵观铁船歌》 卷  纵31.5厘米  横771.8厘米

解王守仁遭遇政坛险恶与人生坎坷的复杂心理也有很大的裨益。

《铜陵观铁船歌》为纸本长卷，行书，纵31.5厘米，横771.8厘米，分为歌序、歌词、署款三部

分，兹分别将图〔图一〕、文迻录如下：

铜陵观铁船，录寄士洁侍御道契，见行路之难也。

青山滚滚如奔涛，铁船何处来停桡。人间刳木宁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仙人一去已

千载，山头日日长风号。船头出土尚仿佛，后冈有石云船稍。我行过此费忖度，昔人用心

无已忉。由来风波平地恶，纵有铁船还未牢。秦鞭驱之不能动，奡力何所施其篙。我欲乘

之访蓬岛，雷师皷舵虹为缫。弱流万里不胜芥，复恐驾此成徒劳。世路难行每如此，独

立斜阳首重搔。

阳明山人书于铜陵舟次，时正德庚辰春分（1520），献俘还自南都。

署款下钤“阳明山人王伯安印”一方，还钤有“林□周印”、“杜是鉴藏书画之印”、“杜是收藏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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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衍”、“伯渊审定真迹”等多方鉴藏印
‹1›
。

按：这首《铜陵观铁船歌》，《王文成全书》卷二○《外集二•诗》虽然亦曾收录，但有歌序、歌词，

无署款。歌序作：“舟过铜陵，野云县东小山有铁船，因往观之，果见其仿佛，因题石上。”与长卷

歌序亦大不相同。歌词仅“昔人用心无已忉”之“已”作“乃”，其余全同。推测长卷系当时为“录寄士洁

侍御道契”所写，《王文成全书》收录的《铜陵观铁船歌》则系后来编文集时所改定，时间不同，背景

不同，心情不同，详略增删当然也不同。就此而言，长卷作为原始的作品，更加值得珍贵。

长卷歌序“录寄士洁侍御道契”中的“士洁”，推测应是御史谢源。因为此人时官“侍御”，也就是

御史；与王守仁为“道契”，也就是志趣相投的朋友。御史谢源之名，屡见于《王文成全书》。如该书

卷三一《开报征藩功次赃仗咨》云：“（讨伐宁王宸濠之役）适遇巡按两广御史谢源、伍希儒回京复命，

又行具本奏，留军前协谋行事，各哨官兵俱听监督。……各哨擒斩贼犯，送发御史谢源、伍希儒审

验明白，从实直纪。”
‹2›
《万姓统谱》卷一○五谢源条云：“源字洁甫，闽县人，弘治进士，任浙江道

监察御史，以直言，正德十六年（1521）秋，谪判秦州。先是按治广东，发摘奸伏，群吏畏服，竣

事，经江西时，宁贼窜逸，同都御史王公守仁追劾守臣，帅兵讨之，俘斩千余众，还所掠百余人，

其功尤伟。”事迹相同，惟字“洁甫”，与“士洁”有一字之差。但夏良胜《东洲初稿》卷一三《柬谢士洁

道长》云：“庐陵故名邑，而阳明公暨吾兄先后宰治，政望蔚然；兹又巧值义旅，并懋殊勋……在阳

明籍劳，在吾兄纪验。”知此谢士洁与王守仁先后均曾任庐陵知县，并同预讨伐宁王宸濠之役且各

有分工。谢源与王守仁同预讨伐宁王宸濠之役且各有分工，前面已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证。据《江

西通志》卷一九《公署一》庐陵县署条云：“正德五年（1510）圮，知县王守仁修葺，记石阴；十一年

（1516），知县谢源于川堂后新作阳明堂，王懋中撰记。”知与王守仁先后任庐陵知县的就是谢源。

因而长卷歌序中的“士洁”即谢源殆无疑问。

长卷署款，人、时、地、事俱全，十分重要。人是“阳明山人”，也就是王守仁本人。时是“正德庚

辰春分”，也就是正德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3›
。地是“铜陵舟次”，也就是在铜陵（今安徽铜陵县）西边

长江客船之上。事是“献俘还自南都”，也就是从南京献俘归来。其中，惟事似乎不太准确。因为如

‹1›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明代书法》，页169-175，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1年12月。按：本

书著录该卷存在三处错误：①解说称该卷是“王守仁在铜陵献俘回到南都时所作”，实则应为至南都献俘回经铜陵时所作。②释文

“录寄士洁侍御道，契见行路之难也”，“道契”为成语，指同修道义的至交，不应断开。③释文“昔人用心无己忉”，“己”为“已”之误，

“无已”为成语，指无止境、不得已。另参本文。

‹2› 浙江温州市博物馆还藏有一件由王守仁五通手札合裱的《致谢源书》长卷。参阅：高启新《罕见的王守仁手札长卷》，《温

州日报》2010年7月24日；同作者《明王守仁<致谢源书>》，《联谊报》2010年8月5日。

‹3› 一般而言，二十四节气的前四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分别在阳历的2月3至5日、2月19日前后、3月5至7日、3月20或

21日。但正德十五年闰八月，使阳历时间也有所提前。《明武宗实录》卷一八二正德十五年正月庚寅朔，云：“丁酉立春。”丁酉为

正月八日，亦即阳历1月27日，是日立春，较正常立春时间提前了一周。据此推算，春分应为二月二十三日前后，亦即阳历3月13

日前后，也较正常春分时间提前一周左右。张培瑜定是年春分为二月二十四日癸未，见《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页349，大象出版

社，1997年，与本文推算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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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说，正德十四年九月，王守仁已囚送宸濠至钱塘，献俘于太监张永。事情过去将近半年，王守

仁还要在长卷署款上特别注明是“献俘还自南都”，应该另有深意。这个问题下文还将涉及，这里暂

且省略。

关于宁王宸濠反叛被擒杀经过和武宗此后一年多的行迹，《明史·武宗纪》等书记载如下：正德

十四年六月丙子，宁王宸濠反于南昌；戊寅，陷南康；己卯，陷九江。七月甲辰，武宗宣布御驾亲

征（实际是想借此南下玩乐）。丙午，宸濠犯安庆，不利。辛亥，王守仁帅兵收复南昌，宸濠大恐，

从安庆还。丁巳，守仁败宸濠于樵舍（今江西新建县西北），擒之。八月癸未，武宗发京师；丁亥，

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秘不发（希望能够继续南下玩乐）。十二月辛酉，次扬州；乙酉，渡江；

丙戌，至南京。正德十五年正月至闰八月前，武宗大致都在南京及其周边活动。闰八月癸巳，武

宗命于南京广场当众释宸濠等，又伐鼓鸣金而擒之，以示为自己所亲俘。丁酉，武宗发南京；癸

卯，次镇江。九月己巳，渔于积水池，舟覆，救免，遂不豫。十月庚戌，次通州。十二月己丑，杀

宸濠等；甲午，始还京师。据此可知：宸濠自正德十四年六月丙子举事，至七月丁巳战败被擒，仅

四十有二日。武宗系在宸濠战败被擒后的八月癸未以御驾亲征为名离开北京的，十二月丙戌到达南

京，正德十五年闰八月丁酉离开南京，十二月甲午回到北京，在外逗留约一年五个月（含一个闰月）

时间。

而王守仁自正德十四年七月战擒宁王宸濠之后，直至正德十五年三月以前，就一直遭受太监张

忠和倖佞许泰、江彬、祝续、章纶等的逼迫和陷害，情况可谓危乎殆哉。据《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

传》记载：

帝时已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率京边骁卒数万南下。命安边伯许泰为副将军，偕提

督军务太监张忠、平贼将军左都督刘晖将京军数千，溯江而上，抵南昌。诸嬖幸故与宸濠

通，守仁初上宸濠反书，因言：“觊觎者非特一宁王，请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心。”诸嬖幸

皆恨。宸濠既平，则相与媢功。且惧守仁见天子发其罪，竞为蜚语，谓守仁先与通谋，虑

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纵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发南

昌。忠、泰以威武大将军檄邀之广信（今江西上饶县）。守仁不与，间道趋玉山（今江西

玉山县东），上书请献俘，止帝南征，帝不许。至钱唐（即钱塘，今浙江杭州市）遇太

监张永。永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在忠、泰辈上，而故与杨一清善，除刘瑾，天下称之。

守仁夜见永，颂其贤，因极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师扰。永深然之，曰：“永此来，为调护

圣躬，非邀功也。公大勋，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

（今江苏镇江市丹徒镇），欲朝行在。闻巡抚江西命，乃还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

濠。故纵京军犯守仁，或呼名嫚骂。守仁不为动，抚之愈厚。病予药，死予棺，遭丧于

道，必停车慰问良久始去。京军谓“王都堂爱我”，无复犯者。忠、泰言：“宁府富厚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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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异时尽以输京师要人，约内应，籍可按也。”忠、泰故

尝纳宸濠贿者，气慑不敢复言。已，轻守仁文士，强之射。徐起，三发三中。京军皆欢

呼，忠、泰益沮。会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时新丧乱，悲号震野。京军离

家久，闻之无不泣下思归者。忠、泰不得已班师。比见帝，与纪功给事中祝续、御史章纶

谗毁百端，独永时时左右之。忠扬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试召之，必不至。”忠、泰屡矫

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驰至。忠、泰计沮，不令见帝。守仁

乃入九华山，日晏坐僧寺。帝觇知之，曰：“王守仁学道人，闻召即至，何谓反？”乃遣还

镇，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而尽入诸嬖幸名，江

彬等乃无言。

按：这些记载，没有提到铜陵，且都无明确时间。仅知守仁既为了不让这些太监和倖佞抢功及

毁灭私通罪证，也为了能够借“献俘”晋谒武宗为自己表白，并为“从征官属”请功（见后文），曾带着

宸濠等逆犯东躲西藏。先从玉山入浙，欲绕道北上，向武宗当面“献俘”，被武宗拒绝。到了钱塘，

不得已，将宸濠等逆犯交给太监张永。但心犹未甘，又北至京口，欲从此（武宗到南京必经京口）再

北上拦截晋谒。然而诏命巡抚江西，只得返回南昌。后奉武宗圣旨，至南京晋谒，又遭张忠、许泰

阻扰未果。此次打击甚大，因而去了九华山，晏坐僧寺寻求慰抚。直到武宗完全释疑，命他还镇，

更上捷音，他才重回南昌。他在新上的捷音中，将平定宸濠叛乱的功劳归于武宗，并与这些太监和

倖佞妥协，违心地对他们进行了表彰。其中，关于王守仁的行迹，虽然没有提到铜陵，但提到了铜

陵南边百余里的九华山。可以推测：王守仁是在至南京晋谒未果，专程前往九华山散心的。但《铜

陵观铁船歌》是否此次所写，并不清楚。

据《王文成全书》卷三三《附录二·年谱二》的记载，将正德十四年九月至正德十五年三月间的王

守仁行迹摘要（正文大字，注文小字）迻录如下：

（正德）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岁，在江西

九月壬寅，献俘钱塘，以病留。九月十一日，先生献俘，发南昌。（张）忠、（许）泰等欲追还

之，议将纵之鄱湖，俟武宗亲与遇战，而后奏凯论功，连遣人追至广信。先生不听，乘夜过玉山、草萍驿，

张永候于杭，……（先生）以（宸）濠付之，称病西湖净慈寺。

奉敕兼巡抚江西。

十一月返江西。先生称病，欲坚卧不出，闻武宗南巡，已至淮扬（治今江苏淮安市），群奸在

侧，人情汹汹，不得已从京口将径趋行在，大学士杨一清固止之，会奉旨兼巡抚江西，遂从湖口（今江

西鄱阳湖口）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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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岁，在江西

正月赴召，次芜湖，寻得旨返江西。（张）忠、（许）泰在南都，谗先生必反，惟张永持正

保全之。武宗问忠等曰：“以何验反？”对曰：“召必不至。”有诏面见，先生即行。忠等恐语相违，复拒

之芜湖半月。不得已，入九华山，每日宴坐草庵中。适武宗遣人觇之，曰：“王守仁学道人也，召之即

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屡矫伪命，先生不赴，至是（张）永有幕士顺天检校钱秉直

急遣报，故得实。先生赴召至上新河（今江苏江宁县西北），为诸幸谗阻，不得见。中夜默坐，见水波

拍岸，汩汩有声，思曰：“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如老亲何？”谓门人曰：“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而

逃，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以晦日（三十日）重过开先寺（在庐山双剑峰下，传为梁昭明太子栖

隐之地），留石刻读书台（在开先寺内，为南唐中主李璟读书处）后，词曰：“正徳己卯六月乙亥，宁

藩濠以南昌叛，称兵向阙，破南康、九江，攻安庆，远近震动。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

宸濠擒，余党悉定。当此时，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于赫皇威，神武不杀，如

霆之震，靡击而折，神器有归，孰敢窥窃，天鉴于宸濠，式昭皇灵，嘉靖我邦国。正德庚辰正月晦，

提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从征官属列于左方。明日游白鹿洞（在庐山五老峰下），徘徊久之，多所

题识。

二月如九江。先生以车驾未还京，心怀忧惶，是月出，观兵九江，因游东林（寺名，在庐山西北

麓）、天池（有大、小天池，大天池在庐山天池山，小天池在庐山牯岭东北不远）、讲经台（在庐山香

炉峰西南）诸处。

是月还南昌。（此后未再记出江西献俘事）

按：这些记载，也没有提到铜陵，且矛盾错乱之处甚多
‹1›
。譬如正德十四年正文九月与十一月

间已记王守仁“奉敕兼巡抚江西”，又在“十一月返江西”下注“会奉旨兼巡抚江西”。又譬如正德十五

年正月正文说王守仁“赴召，次芜湖”，注文前面也说张忠等“复拒之芜湖半月”，但注文后面突然又

说“先生赴召至上新河，为诸幸谗阻，不得见”。编者似乎不知上新河与南京近在咫尺，距芜湖则将

近二百里，二者应该不是一回事。还有一些，此不赘举。我以为：王守仁以“献俘”为由，出南昌

北上，寻求晋谒武宗机会，先后共有三次。途经地点，除第一次绕道北上外，全在长江南岸和鄱

阳湖边，可以推测，往返均走长江和鄱阳湖的水路。近年朱思维先生撰《王阳明巡抚南赣和江西纪

‹1› 按：较此更为矛盾错乱的是明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该书卷四七“宸濠之叛”条记有两次献俘，均系于正德十四年九

月。第一次称王守仁在钱塘“以（宸）濠付之（张永），乘夜渡浙江过越还江西”。似乎完全没有守仁稍后由钱塘赴京口事。第二次称

“张忠又言守仁在杭，竟不至南京，陛下试召之，必不来，无君可知。召之，守仁即奔命至龙江，将进见，忠殊失意，又从中阻

之，守仁乃纶巾野服入九华山”。前面已说守仁当夜由钱塘“还江西”，这里又借张忠口说守仁仍然“在杭”。矛盾错乱，一至如此。

又，龙江，关名，在今江苏南京西之下关港附近，与《年谱》所说之“上新河”实为同一地点。下文另有解说，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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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叛乱三次献俘行迹考略 047

事》
‹1›
，根据相关诗文及碑刻，对王守仁巡抚南、赣及江西之事进行了编年及考证，并对前揭王守仁

年谱的错误进行了订正，虽因未见本文所揭故宫藏王守仁书《铜陵观铁船歌》长卷，存在一点缺漏和

问题，但所述大致可信，与我的见解也颇多相同。这里综合王守仁年谱、朱先生大著及我的见解，

分述如下：

第一次：正德十四年九月十一日，首出南昌。此次为了躲避张忠、许泰等人，特别从玉山入浙

北上，上书请献俘，欲止帝南征，帝不许。十月到达钱塘（守仁《宿净寺四首》诗序称“十月至杭”），

不得已，将宸濠等逆犯移交太监张永。此次对王守仁打击较大。因为战擒宁王宸濠，不仅无功，而

且有过。“从征官属”出生入死，也未获任何封赏
‹2›
。守仁心中不平，故在西湖净慈寺称病。同月稍

后，北赴京口，又至金山寺散心（守仁有《泊金山寺》、《金山赠野闲钦上人》等诗）。十一月，闻武宗

南巡，已至淮扬，欲从京口北上拦截晋谒。大学士杨一清固止之。此时适奉诏命巡抚江西，不得

已，由京口乘船沿江西上，经湖口入鄱阳湖，大约于十二月初返回南昌。

第二次：正德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得旨解送其他囚犯至南京，遂再出南昌。此次乘船经

鄱阳湖入长江，行至芜湖，复遭太监张忠、许泰等阻拒，令速回江西安抚军民（守仁《又与克彰太

叔》书称：“正月二十六日得旨，令守仁与总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至芜湖，复得旨回江西抚定军

民。”）。此次对王守仁打击更大。前引《明史》本传称武宗“乃遣（守仁）还镇，令更上捷音”，应该系

于此次。据返回途中，经过庐山，于同月晦日，亦即三十日，重游开先寺，在寺内读书台后留下石

刻，称：“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推测守仁已经决定按照武宗旨意，重上

捷音，将功劳归于武宗了。但从仍“书从征官属列于左方”来看，守仁对“从征官属”未获封赏还是耿

耿于怀的（按：此石刻今存，名《平宸濠碑》，在江西星子县南康镇秀峰寺内）。次日，也就是二月一

日，再游白鹿洞，徘徊久之，也留下一些题识。回到南昌，应该是二月四、五日了。

第三次：正德十五年二月上旬，也就是刚回南昌没几天，又奉太监张永幕士钱秉急报，以为

武宗愿意接见，遂三出南昌。由于是张永私人加急密报，不便张扬，遂以“观兵九江”为名。此次

仍乘船经鄱阳湖入长江，行至上新河，也就是龙江，又为诸幸谗阻，不得见。上新河、龙江与南京

近在咫尺，长卷署款称“献俘还自南都”，应是指此而言。此次对王守仁打击最大，故中夜在江边

默坐，有求死、遁世之心。也就是此次，由上新河、龙江沿原路返回，经过铜陵，已是同月下旬春

分（二十四日），写下这件《铜陵观铁船歌》长卷。署款仍称“献俘”，还是暗含为自己也为“从征官属”

表功之意。此后去了一趟九华山，晏坐僧寺寻求慰抚，并与周经和尚谈偈，一直逗留到三月八日

后（守仁《题周经和尚偈》署款称：“正德庚辰三月八日，阳明山人王守仁书。”）。三月十日，返程

‹1› 朱思维：《王阳明巡抚南赣和江西纪事》，《王阳明巡抚南赣和江西》，页149－240，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2› 按：《明史》卷一九七《黄绾传》云：“王守仁中忌者，虽封伯，不给诰券岁禄；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琏、陈槐，御史伍希

儒、谢源，多以考察黜。绾讼之于朝，且请召守仁辅政。守仁得给赐如制，珣等亦叙禄。”据同书《世宗纪》，王守仁获封新建伯，

在世宗即位之初，则“从征官属”获得封赏，更在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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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游齐山（守仁《春日游齐山用杜牧之韵二首》署款记时间为“清明”，即三月十日
‹1›
）。然后应在贵池

重新上船（齐山靠近贵池）。三月十九日，经湖口至石钟山，作《献俘南都回还登石钟山次深字韵》

诗（今石钟山仍存守仁题名，称“正德庚辰三月丁未，都御史阳明王守仁献俘自南都还，登此”。“丁

未”为十九日），仍念念不忘此行是“献俘”。此后重游庐山。前揭王守仁年谱原系于二月的“因游东

林、天池、讲经台诸处”，均应系于此时。三月末返回南昌。如果没有这件《铜陵观铁船歌》长卷，没

有“阳明山人书于铜陵舟次，时正德庚辰春分，献俘还自南都”的署款，我们恐怕很难将王守仁第三

次献俘行动完全联系起来。

据《大清一统志》卷八二《池州府·山川》记载：“铁船山在铜陵县南五里。《名胜志》：山首尾皆

生铁，其形如船。”又《江南通志》卷三四《舆地志·古迹五》记载：“铁船在铜陵县五松山前湖田之

下，首尾船形，如积铁。旧传晋浔阳太守张宽殁，为神于此，一夕乘船至，为人所见，其船遂溺，

而露首尾焉。”可知铜陵铁船的历史十分悠久。王守仁在正德十四年九月至正德十五年三月间，三

出南昌，往返五次经过铜陵铁船，仅在最后一次写下这件《铜陵观铁船歌》长卷，自是有感而发。前

面已经说过，此次出南昌，欲晋谒武宗，又为诸幸谗阻，不得见，对王守仁打击最大。这件《铜陵

观铁船歌》长卷，共二十句，开头从“青山滚滚如奔涛”至“后冈有石云船稍”八句，为一般铺陈。接下

来，从“我行过此费忖度，昔人用心无已忉”开始，切入正题。此二句意思是说：我途经铁船，费力

的揣测，昔人用心造此，应该是有不得已的担忧吧。担忧什么呢？因为“由来风波平地恶，纵有铁

船还未牢”。但即使铁船很牢，甚至“秦鞭驱之不能动
‹2›
，奡力何所施其篙”，也恐怕没有用。因为我

要访问的地方，太过遥远。如此引出下四句：“我欲乘之访蓬岛，雷师皷舵虹为缫。弱流万里不胜

芥，复恐驾此成徒劳。”因为我要乘此铁船访问的地方是蓬岛。蓬岛即远在东海之上蓬莱仙岛，这

里借指武宗的皇宫。乘此铁船访问这么遥远的地方，即使是请雷神掌舵，用彩虹作缆绳，也恐怕就

像细弱的溪流，流经万里，终会枯竭，连细微的芥子也浮托不起一样，终究仍是白忙一场。至此点

题：“世路难行每如此，独立斜阳首重搔。”并与长卷歌序所说“见行路之难也”呼应。王守仁三次希

望晋谒武宗，三次都沮丧而归，怎不慨叹人生行路之难？最后只能孤独地站在斜阳之下，面对千年

铁船，不断地搔首沉思。歌词内容与作者此时的艰难处境和复杂心理，可谓若合符契。王守仁“心

学”之形成与深化，与这段时间的遭遇应有密切关系，应该引起研究王守仁“心学”的学者的重视
‹3›
。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科研处］

（责任编辑：张 露）

‹1› 前揭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页349。

‹2› “秦鞭”见《艺文类聚》卷七九《灵异部下》引《三齐略记》：“（秦）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出处。于时有神人，能驱石下海，

城阳一山石，尽起立，嶷嶷东倾，状似相随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辄鞭之，尽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犹尔。”

‹3› 参阅：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册，页205，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日］岛田虔次（邓红译）：

《中国思想史研究》，页72－8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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